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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性演戏

演了几十年戏，靳东说自己一直很任性。
2008年，靳东在《东方朔》中饰演汉武帝。“那之后我放出

话去，再也不演古装剧了。”他守诺。唯一一次食言，是在《琅
琊榜》中饰演琅琊阁少阁主蔺晨。“导演是特别好的朋友，一定
要我演，我就客串了一下，一共拍了六七天。”拍古装戏，他不
愿意戴头套，“于是大家就看到了披头散发的少阁主。”

拍了大热的《伪装者》后，靳东又说自己以后不拍民国戏

离开舞台，见着靳东，老搭档
刘敏涛开口就是“靳团”。靳东如
今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团里上
上下下说得顺口：“有困难，找靳
团”。演戏难，做行政也难。“不一
样的难。”

靳东实在，人生一路，荧屏满
目，这么多年，这么多角色，他是

“分裂”的，他也是“完整”的，
他说：“活着活着活到了 48 岁，没
想到我是这样的靳东。”什么样的
靳东呢？

靳东：
掰掉枝子，然后成为自己

苹果专家

影视作品中的角色多正面形象，公开发言喜欢
引经据典，提笔写字爱用繁体，哪怕年纪轻轻时，
都有点老派——靳东“老干部”的绰号如此由来。

上个周末，靳东带着话剧《温暖的味道》来到
上海，参演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部
乡村振兴题材的戏中，靳东饰演书记孙光明。

靳东有些魔怔了，为了苹果。这是《温暖的味
道》后遗症。

几年前，靳东先拍了同名的电视连续剧。“当
然情节和如今的话剧版本有很大的差别。”拍电视
剧的时候，靳东去了农村。山东黄岛，一待 7个
月，甚至把当地的村子都改造了。和老乡打成一
片，一起吃，一直住。“有多少人了解农村？我们
该怎么去了解农村？”他研究种苹果，陕北高原一
扎就是五六个月，双颊泛起了高原红。“苹果树四
年左右开始挂果，然后进入盛果期。但进入盛果期
之后，不久就是衰果期。有时你想想，苹果树的周
期，不也是一个人的周期？”置身 300多万亩的苹
果林，靳东突然感觉眼眶里泛出清润的液体。这片
林子背后，有多少乡亲，有多少人生。他想了很
多。一部戏下来，靳东俨然成了种苹果的行家里
手。“种得好不好很重要，但未来种什么，怎么种
更重要。”他的思考，已带着孙光明书记的影子。

正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演出的话剧《温暖的味
道》把握乡村振兴题材的真实与真情，以审美的视
角构筑戏剧的心灵图像，描绘了黄河岸边塬底下村
从苹果的黄金产区到遭遇苹果种植困境，讲述了书
记孙光明引入新种苗与新技术，助力当地种植产业
升级，引领村民重燃希望，共赴美好生活的故事。
舞台下，由导演王延松把控，舞台上，靳东、刘敏
涛、张晞临等实力派演员共同演绎。

刘敏涛是靳东的老搭档了，在大热的电视剧
《伪装者》中，两人是为人津津乐道的明家姐弟，
现今到了舞台上联袂主演话剧。这近 30年的时光
中，她见证了靳东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涩少年一步
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成熟演员，感慨于靳东多年来
始终未曾改变的表演者初心，她看着“弟弟”：“靳
东的初心，以及他饰演的书记孙光明的初心，在这
部剧中观众们都能感受到。”北京演出的最后一
场，来自密云、房山等地的十位下乡书记被请到了
现场。他们看完演出都说：“你们怎么把我们的困
难了解地如此清楚，又演得如此真实。”靳东和同
伴都觉得轻松了不少。3年的执着，值得。

靳东（话剧《温暖的味道》人物海报）

话剧《温暖的味道》剧照

了。“因为大多民国戏的时代背景雷同，故事
架构雷同，人物关系雷同，甚至拍摄地点也
雷同，大多绕不开上海，我不想一直重复。”
有朋友和靳东开玩笑，“靳东，你以后别演戏
了，演一出戏，自“绝”一个戏种。”那么多
角色，靳东有自己的偏爱吗？他说倒没有具
体落到哪个角色身上，但却有同一个种类，

“我比较喜欢现实主题题材中的角色。可能有
人喜欢演古装片，可我个人真的很难从中找
到借古喻今的感觉，所以会生出‘演古装戏
的意义在哪里？’这样的问号。”倒是在医
生、律师、公关、法官、咨询等角色中，他
与真实的当下发生连接。“这让我踏实，让我
心安。”

演戏不简单。如今他更重要的角色是中
国煤矿文工团团长。不再只是琢磨剧本、刻
画人物了，更多的是行政工作。“那么多人跟
着你，你得想着怎么带队伍，带好队伍。”他
摸索着，也自醒着：“其实也简单，就两条，
培养人才和出作品。”习惯，是可以养成的。
几年下来，他这个大家长，当得自然而然起
来。有同事的家属生病了，进不去病房，靳
东赶忙想办法。有同事的孩子入学有问题，
靳东又张罗起来。大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

“操心大家伙儿的家长里短，到我这一切都是
那么自然的反应。现在我有时会一晃神：我
现在成这样了。”挺好！

向往校园

上个月，多位中戏学生在社交平台发
文，称上课时偶遇靳东。靳东正在读博的消
息也因此成了新闻。靳东管读博叫“回炉”。
他一直都向往校园，“演戏那会儿，有时有事
回母校，会在中戏校园里一个人坐一会儿，
人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平静。”

三四年前，靳东就有了“回炉”的想
法。也有朋友打趣他，你都40好几了，又是
国家一级演员，还添什么乱？“其实我特别喜
欢在课本中找到做事的依据。”很多次，演
戏、编剧、导演时遇到瓶颈，甚至生活中迷
茫的时候，他就会去书架上找点旧书。不同
的年龄段，有不同的体悟。那些经典中，藏
着把手，以及内心的方向。靳东在中戏中国
戏剧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方向
为高峰作品。他说回到校园，就是想把当初
上学时懵懵懂懂的都搞搞清楚。“等毕业时，
我都该50多岁了。”

闲谈时，他说感觉自己演戏时是处于真
空状态的。“比如演《我的前半生》时，我在
上海待了4个月。那4个月，我就是贺涵，有
工作，有情感，那是贺涵的生活节奏。然后
剧杀青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城市，有时会发
怔：我这是在哪里？”他称为真空的这段时
间，从某种意义上，是需要从属于自己的生
命周期中剔除的，那是角色赋予他的另一种
承担。也因此，演了几十年戏，他说感觉自
己的真正年龄也就“不到三十”。

“不到三十”的靳东，还常常琢磨更年
轻时师长们的教诲。那时候的北京东棉花胡
同没什么人，南锣鼓巷也没什么名气，年轻
人就在那里纯粹地演戏，或者说磨戏。他一
直都记得老师和他说过，到了学校来学演
戏，就是掰枝子，一根，两根……去掉那些
花活儿，枝枝蔓蔓的，修剪，然后利落。演
戏这样，入了生活，也如此——越干净，越
简洁，然后成为自己。

（综合）


